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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凤凰台》塑造了越剧舞台上首个李白形象，为

观众展现了李白鲜为人知的情感和婚姻生活，表达了人

们对于诗与爱的极致世界的执著向往，并折射出大唐由

盛及衰的历史变迁。南京市越剧团立足本土，深度挖掘李

白与金陵的诗缘和情缘，结合极具江南灵秀之气的越剧

艺术创排了集歌、舞、诗、画成一体，熔意、趣、神、色为一

炉的艺术作品，不仅打造出了文化内涵与艺术美感俱佳

的作品，也实现了人文历史的传承与弘扬。

越剧《凤凰台》以李白和玉真公主的爱情为主线，李

白和宗小玉的婚姻为副线，以李白三上凤凰台，故地见故

人，故人行故事的前后呼应的叠化手法，表达了关乎诗与

爱、浪漫与自由的永恒主题。该剧是对传统才子佳人题材

的当代解读和全新表达。李白与玉真浪漫邂逅，一见钟

情，却不愿依附她的公主身份，拂袖而去，后因感动于宗

小玉为保护《凤台曲》诗壁，千金借贷，还款10年，与之结

亲。该剧对三人感情的关系巧妙把握，将看似情感对立的

关系转化为一种默契而和谐的共生关系，甚至是同病相

怜的共同遭遇者。两个女人虽然没有交集，但她们截然不

同的性格气质却构成了戏剧色彩的对比，犹如红玫瑰与

白玫瑰，散发着不同的芬芳，放射出人性至善的闪光点。

该剧在爱情的主题中渗透历史的况味和人生的感

悟。全剧由一段段的故事片段组合而成，看似并不连贯，

但足以把唐代山河凋零的社会状态和对人们生活所造成

的巨大影响诠释得入木三分、合情合理。凤凰台的首尾呼

应，串联起李白一生的沉浮和情感的寄托。山河破碎，玉

真离去，李白亦颠沛流离，在乱世之下，曾经的美好繁荣已不复存在，只有那

凤凰台下滚滚的江水见证了李白曲折的情感生活、折射出大唐的兴衰。在这

样的乱世下，惟有李白的诗歌才能够慰藉玉真与宗小玉曾经被重创的心灵。

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虽然国破家亡，但是有了美妙的诗歌就能使人“始

信红尘未成灰”；有了美好的诗歌，“哪一处不是你家，哪一处不是我家，哪一

处不是百代之后，千万人家”，真正的“家”应该是心有所寄、灵有所托。该剧

在厚重的历史氛围中展现人们对于精神家园、心灵归宿的渴望与追求，而且

越是动乱的年代，诗越被人们珍惜，成为人们寄托心灵的精神家园，演绎出

时代的风云变化、人生的大起大落。

越剧《凤凰台》是一出很纯粹的文人题材戏剧作品，同时也实现了文学性

和戏剧性的有机统一。编剧罗周发挥了一贯文采飞扬的文学天赋，文辞华彩

而不张扬、典雅而不晦涩，流畅舒适、清新隽永，通篇行云流水般将戏文与诗

文完美地融合为一体。尤其第三折中化用李白诗作“抽刀断水水更流”入戏，

成为剧中一大亮点。李白大婚之日，凤凰台旁，玉真突然不请自来，领皇家仪

仗，盛装出现，看似是“抢亲”，实则是与李白道别；随后拿出一把刀，却让李白

斩断流水，意味情丝难断。导演翁国生擅于营造和渲染戏剧氛围，赋予这段本

不具备矛盾冲突的情节有较强的戏剧性，可谓奇中见平，平中求真。

编剧抓住了李白人性与诗性的精髓，整体风格浪漫奇特、天马行空，飘

然而来，悠然而去，写作构思技巧不落窠臼，在大的情节走向、基本的人物性

格的框架下，一些细节设置、人物对白不按惯常情理逻辑，无关乎章法，不在

乎踪迹，然而总体却丝毫不乱，展现了富有个性的文人情趣和文人气质，从

骨子里透出的风雅令人玩味。该剧无论从情感设置，还是表达手法上，都具

有十足的现代性。比如，高力士问玉真公主：“世上男人多的是，你何必盯牢

个李太白？”玉真回答：“世上美人儿多的是，那三哥，又何必盯牢个杨玉环？”

当李白讲述为何娶宗小玉为妻时，玉真说：“然我若嫁人，且不看他肯为我做

些什么，但看我见着他时，有多欢喜；离了他时，又多伤悲！”李白因不愿效仿

王维取媚公主而被高力士讽刺为“吃飞醋”。还有李白两次抱玉真腰的细节

前后呼应，情景虽相似但境遇、心态皆不同，一句“真个瘦也”道出多少世情

的沧桑巨变，这些实则是从现代人的视角对古人的性情和情感悲剧的一种

无奈的调侃表达，也使该剧在风格手法上融唯美悲情与调侃戏谑于一体。

在整体悲剧的故事里，一些饶有情趣的小情节写得很生动。如第一折李

白月下寻琵琶声追船、以紫裘换船，这种疯狂的举动在孟浩然一路不可思议

的注视下刚好衬出李白率真浪漫的独特的艺术家气质。饰演李白的女小生李

晓旭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既为观众熟悉的豪放潇洒、桀骜不驯的李白，又有令

观众陌生的多情痴情、重情重义的李白。这是富有越剧灵秀之美的李白，是凸

显越剧毕（春芳）派风格憨直可爱的李白，是当代年轻人视角下狷狂洒脱的李

白，是一生放浪不羁却在潇洒的背后屡屡遭受现实打击孤独苦闷的李白。越

剧的李白将以浪漫的悲情带你飞升到诗与情、江与月的极致世界中……

以越剧小生塑造诗仙李白是一个挑战，可我还是

很坚持。一方面，毕派之放旷通达，与李白的个性有共

通之处；另一方面，演员李晓旭的才华能力，令人充满

信心。2019 年 10 月 31 日，南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

宣评为“世界文学之都”，更坚定了我为南京市越剧团

创作“李白”之心：李白，这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

曾在南京流连平生，撰写了百余篇与之相关的诗文，又

以《登金陵凤凰台》最为知名、深远。

2019年12月20日，我给出《凤凰台》的分场大纲与

简要阐述。今年 1 月 20 日正式动笔，至 2 月 9 日完成初

稿。我很感激《凤凰台》，是它在疫情期间以诗拥抱了我、

慰藉了我，我沉浮其中，平静、温暖、不孤独、不恐惧。

《凤凰台》看似一个爱情故事，实是以爱为载体，去

探索“诗”在生命中的意义，去探究那些被诗浸淫、被诗

拯救，追逐着、向往着诗性的“人”的心灵价值。诗是什

么？是烂漫、敏锐、跳脱、无拘无束，是清清楚楚看见这

世界的灰尘而愿用生命去擦拭灰尘并深爱这个世界的

能力与勇气。诗，就是李白。剧中，当这一切被放在安史

之乱的背景下、放在一切繁盛都零落为分离之际，诗与

爱，又更多了些令人唏嘘的况味。

结构上，《凤凰台》 仍践行四折一楔子之“起承

转合”：

第一折《追舟》（起），是李白与女主角玉真公主之

初遇，他为了向长安求取功名而与她第一次道了别；

第二折《再别》（承），是他们再度的相遇与离别，这一

次，他则是为了爱惜声名、为了身份之悬殊，拂袖而去；

第三折《断水》（转），这是继前两折之后的第三次

离别，怎样达成“转”而非“再承”呢？因为这一次，李白

结婚了，新娘不是“她”；与此同时，安史之乱爆发，玉真

主动承担了她身为李唐苗裔的责任，这两个重要的戏

剧情节将男女主角的人生推向不同方向；

随后的楔子《叩宫》，几乎是第二女主角、李白之妻

宗小玉的独角戏，我将该角色与相对应的演员表演艺

术之光彩集中放置在这里，李白因“附逆之罪”下狱，宗

小玉为救夫长跪宫门——“流泪请曹公”，李白曾为妻

子这样地写了真；

第四折《捞月》（合），凤凰台上，李白玉真三度相

见，完成了全剧“三登凤凰台”之结构：未解之谜，于此

水落石出；死生聚散，于此轻轻安顿。

因为主角是李白，写作尤其是唱词写作上，我用了

心，力图使每一句唱都是诗、都像是李白写出来、吟出

来的。若说“人物塑造”、若说“爱的理由”、若说“诗之惠

赐”，便在此中。换言之，《凤凰台》之唱词绝不仅仅为了

情感抒发、情节表述，更是人物个性与全剧戏剧性的重

要载体。

除了李白之外，全剧还纳入了唐代一众诗人；除了

《登金陵凤凰台》诗外，还有众多李白诗歌元素被重组、

结构进剧中；走进《凤凰台》，就像走入一个“寻宝游

戏”，十分有趣。

我快意地写着《追舟》一折：李白循着遥遥的琵琶

仙乐追了半夜，既追出了诗人之潇洒放旷，也追出了金

陵半城风华，所谓“过眼六朝兴亡地，尽是当年旧长

安”；同时，我希望还能追出演员的表演艺术。而当李白

亲自把桨，撞上玉真画舫，又箭步上前搂住她、护着她

时，有这样一组对话：

玉 真：先生存心来撞，何劳相扶？

李 白：姐姐分明能闪，却又不避！

玉 真：尾随半夜，当真狂且！

李 白：弦歌半城，能不消魂？

玉 真：还不放手，你待搂到几时？

李 白：情倾一见，但求相随三生！

这种多回合的、对称的写作在剧中比比皆是。形式

与内容的精致铺排，叫你觉得，天生下来这两个人，就

应该在一起。

当硝烟散尽，霜雪爬上了我们的双鬓，李白不复当

年、公主不再当年，金陵也不是当年的模样，繁华凋零

为清冷，一切喧嚣都飘散在江风中。此时，男女主人公

又有了“镜像”效果的两段唱：于李白，是惭愧于一生辜

负了公主与妻子；于玉真，是她与宗小玉，一生受惠于

李白、受惠于诗。玉真告诉了李白“爱”的理由，爱诗、爱

人，不是空泛的“兴趣”、“爱好”，而是与其特殊的人生

遭遇息息相关。她将她们鲜血淋漓的记忆烙印铺陈在

李白面前，告诉他“遍体鳞伤半为鬼，幸遇先生开愁

眉”、“此身浸淫诗中味，始信红尘未成灰”，告诉他“若

无先生之诗，处此荒凉世界，我等虽生犹死”，以至于那

推上巅峰的表达：“世有先生，方见大唐。”

不是我们拯救了你，是你拯救了我们。大唐孕育了

你，而你雕塑了大唐，将它永远地留存了，并且永远鲜

亮俊爽、生气勃勃。有了诗，世界才有了色彩、有了温

暖，有了我们愿用尽力气去拥抱它、亲吻它、珍惜与守

护它的理由。

玉真又一次告别了，宗小玉也辞去了，看上去李白

又是孤孤单单的了，可“天上一个月儿，地下一个影儿，

天地之间我一个人儿”，这“对影成三人”之意境，又丰

盈了、充满了他的心。他是最孤独的，又是最不孤独的，

他那磅礴的诗海，令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孤独。

一叶扁舟，向江心去吧。向那清泠泠、明晃晃的月

影而去。划过岁月、划过悲欢，划入永恒。

诗与红尘
——《凤凰台》创作札记 □罗 周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由南京市越

剧团制作演出的原创诗韵越剧《凤凰台》日前在南京市文化

馆大剧场首演。这是该团继大获好评的《乌衣巷》之后，原

班人马再次携手编剧罗周、导演翁国生打造的“金陵三部

曲”第二部原创作品。全剧从李白当年在南京留下的那首

《登金陵凤凰台》出发，讲述了在大唐兴衰成败的背景下，李

白跌宕起伏的人生和爱情故事，是世界“文学之都”南京对

“诗仙”李白的浪漫演绎。演出厚重浓郁的文学气息和浪漫

悠长的审美韵味给业内专家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白及其诗作《登金陵凤凰台》，很多人熟悉，但

是李白有什么样的爱情，正史野史所及罕见。由南京市

越剧团演出的越剧《凤凰台》，由这首诗而演绎出李白

的传奇化爱情，把诗与爱、浪漫与潇洒、自由与永恒，

在盛唐的笙箫里，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完美发酵，有

机融合。戏剧情节又严谨得好像是历史上真的发生过，

看后令人感叹唏嘘。

在当代剧作家中，罗周的文才、诗才、剧才、史才是令

人称奇的。难得的是，她还有另外三种超强能力：艺术想

象能力、戏剧组织能力和思想发现能力，这在她的很多作

品中不难见出，尤其是这部《凤凰台》。所有的台词都是文

学化的诗词、性格化的戏词；诗与戏完美融化，诗被彻底

戏剧化。在她惯用的四折一楔结构中，通过李白和玉真凤

凰台上“三登”“三别”，把李白“追舟”、李白“弃座”、“抽刀

断水”，宗小玉“泣血叩宫”、“千金买壁”、“永别”、《凤凰

台》一诗的诞生等情节，高温熔铸在一个戏剧生命体中。

全剧的整体结构甚至每一场的结构都匠心独运，避开常

规，不落俗套。每一场都在向纵深层次展开。

读剧本时常有疑问：这些既奇绝又合理的情节是怎

么想到的？怎么写出的？例如，开场覆舟山下的“追舟”：李

白只闻琵琶声（听到袅袅仙乐，便断定是美人），就解裘换

船，不顾一切地追去；江中行舟，追了半城，也追出了半个

金陵、一个大唐的繁盛风华。追至两船相近，李白亲自把

桨，竟去撞那画舫；那拨弦之人（玉真）身随船摇之时，他

箭步上前搂住了她的腰。而此时，李白还不知道与他情定

三生的是李世民胞妹大唐九公主玉真。只短短一折，便写

出了“追、撞、搂、别”，转折奇峻，流畅天然。“断水”一折，

本是李白婚宴，然玉真带御林三百、宫娥千人，皇家阵仗，

貌似闹宴抢人；但“断水”示情后，竟遽然离去。真是千回

百转、险象环生。

《凤凰台》叙述的是李白和两个女人的爱情，一位是

命中注定的灵魂伴侣玉真公主，一位是李白的最后一任

妻子宗小玉。玉真似火样燃烧，小玉如海般深沉，二人都

活在李白的诗里，又共同看护着李白。叙事时而大开大合

奇峰陡起，时而严丝合缝合情合理。全剧写李白与玉真

“三登”“三别”凤凰台，“三登”是为了“三别”。“三别”都有

内在冲突，但都是更高人性层面上的“选择”，是令现代人

“惊羡”但又不可企及的“拒”。

好看的故事、生动的人物是戏剧的外层观赏层面，这

是必备的，难得的是所有的外层都直通内层的思想深度

和精神高度。爱的传奇、诗的传奇，背景是一个传奇的时

代：三个人物故事的背后表现的是大唐文化辉煌强盛的

生命力，显现的是人的高贵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强大震

撼力和感染力。那是一个虽然远去了的但确实存在过的

中国还有中国故事：飞扬生猛、荡气回肠、气象宏大。

诗，能干什么？诗，有什么力量？第四折“歌月”中，玉

真揭破宗小玉的真实身份之后，告诉李白，她与小玉对李

白“爱的理由”：

玉 真：昊天不仁，世道荒凉。我与她呵，（唱）遍体鳞

伤半为鬼，幸遇先生救蛾眉……此身浸淫诗中味，始信红

尘未成灰。思之千悲转万喜，愿化翰墨永相追！

李 白：取笑、取笑！李白一世，无官无爵……

玉 真：你有《行路难》《将进酒》……

李 白：无职无俸……

玉 真：有《长相思》《梁甫吟》……

李 白：无田无业、无以为家……

玉 真：那《玉阶怨》《清平辞》《梁园吟》《乌夜啼》，还有

那《长干行》《静夜思》……哪一处不是你家，哪一处不是我

家，哪一处不是百代之后，千万人家？世有先生，方见大

唐！（摇摇欲坠）得遇先生，玉真之幸！告辞了……

“世有先生，方见大唐！”诗是通神的。诗征服了一切，

诗成就了一切，诗拯救了一切，诗也照亮了一切；所有的

灵魂都得到了安放，所有的美好都有了归属，所有的真爱

都可以放飞，所有的生活都值得拥抱，所有的日子都值得

一过。红尘不再是灰，尊卑不再是墙：他们的浪漫、他们的

燃烧、他们的率真、他们的通透、他们的痛快、他们的潇

洒、他们的深情、他们的执著、他们的单纯、他们的纯粹、

他们的明亮、他们的义无反顾、他们的视死如归，等等。这

些都是对古代中国人形象的诗意表达。

契诃夫曾经说过：“俄罗斯人，没有戏剧不能活。”这

固然表明了那个同样伟大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精神追求，

但语句中分明有姿态、修饰、期盼的意思；而大唐的诗酒

精神，确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存在，是情感方式、交流方式、

生活方式；诗意渗透进每一粒灰尘里，诗情飘洒在每一片

空气中。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被诗的精神过滤并重塑过；他

们的选择常常是惊天动地、一诺千金，而绝少鸡零狗碎、

斤斤计较。诗酒、李白、大唐，至高无上的贵族精神，健康

健全的人性人格，让我们找回了文化自信。

南京市越剧团这个年轻的团队，行当齐全，阵容强

大。主演李晓旭唱做功夫十分出色：前有《乌衣巷》的一人

分饰二角（王徽之、王献之），一剧分唱两腔（毕派、竺派）；

《凤凰台》中，她把青年李白、中年李白、老年李白刻画得

栩栩如生。南京的“诗韵越剧”为“才子佳人”故事注入了

新的文化内涵，提升了新的精神高度。

——以文学之名

诗的力量诗的力量
□马 也

写不尽的李白。汝自天上来，携才八斗，尘世狂发仙

歌。李白的一首千古诗作《登金陵凤凰台》触发当代才女

罗周的脑洞，越剧《凤凰台》当令而出。不仅为南京越剧俊

彦李晓旭提供了仙机，更暗合了南京“文学之都”的美誉。

罗周独辟蹊径，用浪漫手法书写了李白与玉真公主

的一段佳话。暂且不论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才子佳

人一见钟情，惺惺相惜就是一幅胜景，令人艳羡。作为新

编古装剧，该剧对于李白的塑造可谓新鲜别致。作者将着

眼点放在了他风流、气傲、多情等焦点上。明月清风，李白

泛舟在波光粼粼的江上，欣闻清亮的琵琶声，循声而去，

懵懂懂醉醺醺撞上玉真公主的行舟。这一撞，撞出了沁人

心脾的诗境深情。这场看似偶然的相逢，正是玉真公主有

意安排，是一个才女对大诗人的向往，是美与诗的邂逅。

越剧舞台上情义绵绵的李大诗人虽然与那个徘徊在庙堂

与江湖间的传统李白一脉相通，但别开生面，彰显了李白

情趣非凡的生活状态。令人情迷神往。李白与玉真公主一

波三折的惺惺相惜与心心相印，不仅透视出大唐由盛至

衰的历史演变，更对唐诗的意韵与精神气象予以高度激

赏。对男女主人公而言，若无唐诗，生不如死。足见精神家

园在他们生命中的分量。而孟浩然的如影随形，又为唐诗

的胜景勾勒出更加壮阔的轮廓。整出戏是一个充满了美

丽想象与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线索清晰，风格突出，词

美且意境深远，李白对爱情的态度，轻物质，重精神，在乎

心心相印，追求灵魂对话，有大唐的人文风情，于当下很

有价值意义。那份理想爱情令人唏嘘感慨。李白与玉真公

主从相遇到相知相爱，在梦中诗中相依相随。不在乎相濡

以沫的佳事，更钟爱忘情于江湖才是幸事。爱情于李白而

言是匆匆彩云。他心心念念的是“举杯邀明月”，是“天子

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

中仙”，是“长安不见使人

愁”。因此，李白登临凤凰

台时的起兴唱叹，方道出

一代诗仙的家国情怀。天

荒地老的历史变迁与悠远

飘忽的传说摅志言情，是

深沉的历史感喟与清醒的

现实斟酌。全剧人物集中，

叙事简约，处处可见剧作

者罗周的智慧与情趣。

南京市越剧团是越剧

界的劲旅。本世纪初曾演出了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

颇受好评。今天，李晓旭又将大唐诗仙李白形象推上了舞

台，赢得一片喝彩声。越剧擅长表演才子佳人的卿卿我

我，恩恩怨怨。如何塑造李白这位诗仙，对青年演员李晓

旭是一个考验。晓旭所宗的毕（春芳）派善于演喜剧和小

官小吏小人物。但毕老师学习能力十分了得，她常按照人

物性格所需，大胆借鉴其他流派唱腔特色，甚至跨剧种从

京剧、黄梅戏声腔中“捋叶子”为我所用。这种转益多师的

理念深刻影响着晓旭。晓旭谈起创作李白这一角色时说，

既要体会李白的自由奔放，也要洞悉他心中对情爱的那

份敏感与细腻，他情定玉真却推开公主，恰恰透露出李白

傲娇的心理。因此，她塑造的李白悲喜交织，倜傥不羁，放

浪形骸，才华洋溢，诗心葳蕤，不染尘埃。李太白心高气傲

中流露出如火真情，对玉真公主一往情深，貌似拒绝其尊

贵的身份，其实是放不下自己高贵的灵魂。这种纠结刚好

传递着人物性格特点与魅力。作为越剧小生，李晓旭的嗓

音宽亮，中气十足，音色受听，行腔流畅，咬字清晰，声情

并茂。这与她打小受到系统规范的训练有关，也与她爱戏

如痴，刻苦耐劳有很大关系。再加上悟性极佳，得到乃师

真传。毕老师的四字箴言“淡定，纯粹”，言犹在耳，念念不

忘。2015年，晓旭又拜师昆曲名家石小梅，使其表演再上

新的台阶。去年她主演的《乌衣巷》，一人饰两角（徽之、献

之），一戏展两腔(竺派、毕派），占尽风流。而《凤凰台》的

李白形象塑造让晓旭的艺术又登层楼，令人刮目。演员在

舞台上成长，晓旭在塑造人物中成熟。南京市越剧团这个

充满朝气的团队在大量演出中向全国优秀院团挺进。

完稿之际，看到罗周观看《凤凰台》后的一段感言，甚

喜。情不自禁借他人之玉，琢己之石。“诗、爱、浪漫与自

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在盛唐的笙箫声里，又在安史之

乱的背景下，他们用尽气力去拥抱这一切，直至生命的最

后时刻。有诗、有爱，这个世界才让人如此留恋。你的诗，

便是我的家，我们的家。”

““李白李白””登上越剧舞台登上越剧舞台
□赓续华


